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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伪君子》的艺术特色

莫里哀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经典作家。莫里哀是这样一位讽刺家：他是法国当时社会时尚的非议者和嘲弄者，是一个对上流贵族阶层的挖苦者，还是一个对市民阶层劣根性的冷静观察者和批判者；又因为《伪君子》的创作，我们更把莫里哀看成为一个斗士，他洞察了宗教的虚伪和欺骗性。如此，莫里哀的一系列的讽刺喜剧，陡然变得辉煌和伟大。《伪君子》是一部著名的诗体喜剧,也是莫里哀的喜剧创作中现实性最强的一部作品。他在艺术上的根本成功在于，它的艺术形式能有效地为内容服务，它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色，与作品抨击宗教骗子的伪善主题相得益彰，在《伪君子》中他嘲弄贵族，嘲弄的并非是贵族阶层，而只是经过概括塑造出来的某个平庸无聊的形象；他讽刺答尔丢夫，这种讽刺也与宗教人士无关，讽刺的只是虚伪的骗子。其中充分显示了作者娴熟的古典主义喜剧艺术。
1、 简练生动、波澜起伏的情节设置与古典戏剧原则

任何一位艺术家都不能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受到同时代某种艺术思潮的影响，莫里哀作为一位古典剧作家也不例外。   

所谓古典主义是指17世纪流行于西欧特别是法国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文学思潮。它在政治上拥护中央王权，主张国家统一；思想上崇尚理性；艺术上提倡模仿古代，重视规则。莫里哀在创作中运用了古典主义。他注意吸取古典主义那些成功的艺术经验，当古典主义某些艺术原则和法规不妨碍，或者有利于表现自己的现实主义时，他自然也愿意奉行或运用。莫里哀的《伪君子》运用了古典主义“三一律”①的创作原则写成的：故事发生、发展的地点——富商奥尔恭的家里；情节从开端到结尾不超过一昼夜；全剧紧紧围绕着假虔徒答尔丢夫伪善这一中心主旨，没有与这一情节无关的节外生枝，作品从奥尔恭作出决定开始，封建式家长奥尔恭决定毁掉女儿原有的婚约，要她嫁给自己心目中的圣徒答尔丢夫是情节的开端；与这一决定有利害相关的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包括当事人主人的妻子以及女仆桃丽娜）为阻止这一荒谬决定与伪君子答尔丢夫及崇拜者之间的相互斗争是情节的发展阶段；答尔丢夫丑行被揭破，奥尔恭的眼睛被擦亮，剧情达到高潮；结局是得到“伸张正义”，骗子受惩，受骗者被赦。情节既简练而又生动，我们看到喜剧的情节不是信手拈来的现实生活事件的结合，而是经过作者精心提炼的生活事件的有机结合，每个具体情节（包括场面和细节）都是高度典型化的。具有提示人物性格、作品主题的作用。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极为推崇莫里哀，他说：“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②并在1826年7月26日和他的秘书谈到《伪君子》的情节介绍：《伪君子》的情节介绍在世间只能见到一次，它在同类体裁中要算是最好的。③在剧本中，一开始就是一个悬念，一个陌生人何以登堂入室进入这个家庭，得到这个家庭受到宾客一样的待遇，以至于他“对什么都要阻挠一下”成了这个家庭实际上的人。随着剧情的一步一步展开，我们看到这一切全凭的是他那虚伪的虔诚。答尔丢夫身上种种恶习，是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时尚。为了表示一个“宗教虔徒”的崇敬，他不仅把答尔丢夫接回家里，待为上宾，并且不惜亲手破坏女儿的婚姻幸福，把女儿嫁给他，达米斯揭发了答尔丢夫的丑行之后，奥尔恭不仅不相信儿子的揭发是事实，而且为了安慰他的“良心导师”还决定把儿子赶走，并立下字据，把全部家产赠给答尔丢夫。这里不仅看出当时天主教势力的影响之大，也预感到了宗教伪善的严重危害性。答尔丢夫凭伪善这一时髦的恶习，从来时连一双鞋子都没有，轻而易举地进到奥尔恭家作威作福。他在这个家庭里作恶有恃无恐，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他一面接受主人许配女儿的好意，一面又去勾引主人年轻的续妻，当丑行被彻底揭破之后，答尔丢夫不仅要凭手中赠给财产的契约赶走主人，攫夺主人的财产，还以主人出于信任保存在那里的“小匣子”向王爷告发，企图借政府法律置自己的恩人于死地。情节波澜起伏。这一系列具体情节深刻地提示出答尔丢夫的性格特征，而完整的情节又给我们勾画了他的历史现实。我们不难认出答尔丢夫是现实生活中那一类人的艺术概括。《伪君子》产生于法国天主教猖獗的年代。作品的情节是有着浓厚的现实生活基础的。十七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一些教士黑袍，操起宗教职业，靠宗教特权和宗教伪善来维持他们的寄生虫生活。答尔丢夫正是这类破落贵族和教士的代表。“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④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莫里哀，在深入世态、敏锐地观察了社会生活以后，便毅然地提起笔，“攻击我的世纪的恶习了”。⑤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品简练生动的情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对于刻画人物形象，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艺术构思之精巧。

    二、匠心独具、严整紧凑的戏剧结构

作品的结构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作者在进行艺术构思时对生活材料做了精心的处理和巧妙的安排。《伪君子》在谋篇布局上别出心裁，独具特色。全剧分五幕，第一、二两幕间接表现答尔丢夫，介绍登场人物，展开戏剧矛盾；第三、四幕直接揭发答尔丢夫的罪行，暴露其伪善的性格。喜剧的第四幕已经进入高潮，第五幕本该交待故事的结局，但作者对彻底揭露这个没落贵族，伪善教士的代表人物似乎有余言未尽之感，所以在第三幕埋下伏笔第五幕才有法院执达吏催带奥尔恭交产权的情况，在这一幕中又引出“小匣子”的情节，写答尔丢夫陪同宫廷侍卫官司来亲自逮捕奥尔恭使喜剧进新的高潮，这就把答尔丢夫阴险狠毒的嘴脸彻底暴露出来了，剧中虽事件众多头绪纷繁但由于作者严格按时间顺序安排情节，所以显得层次井然有序。开场时奥尔恭和他的至亲是以受蒙骗者出现的，终场时他们醒悟受到教育；奥尔恭开始要解除女儿与瓦尔赖的婚约，最后是决定成全他们的姻缘。剧首提出的矛盾，结尾都得到圆满解决，首尾照应。《伪君子》一剧没有闲笔，戏剧矛盾提出后，剧情一步比一步紧张一直到结尾，全剧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喜剧的开场确是匠心独运，不同凡响，历来受到评论家的称道。歌德认为这在开场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例子。只要想想第一场做了什么样的介绍工作，也就成了；从一开头，就句句话富有意义，吸引我们注目更重要的事情。”莫里哀在这出喜剧的《序言》里告诉观众，他创造答尔丢夫这个典型人物时，经过认真推敲，有意识地用特殊的手法促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欲念，急切盼望见到这个被年轻人认为是故作虔诚这徒，而老一辈却把他捧成道德君子的人物。⑥莫里哀写道：“我……整整用了两幕，准备我的恶棍上场。我不让观众有一分一秒的犹疑；观众根据我送给他的标记，立即认清了他的面貌；从头到尾。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为观众刻划一个恶人的性格。”⑦这个开场好就好在它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点出戏剧剧本冲突和它的中心人物。幕后打开，显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柏奈夫人同家人的一场争论。通过剧中人物的口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种种矛盾皆由一个早就住进家里来的陌生人引起的。家庭的其他成员都认清了答尔丢夫的真实面目，憎恨他，而奥尔恭和其母却把他引为良师，尊敬他。然而答尔丢夫究竟是个虔信上帝的“圣徒”，还是个无恶不作的伪君子？开头两幕只是提出问题却没有急于去做结论，作者在安排他的主要人物登场上可以说是独运匠心的。喜剧用了两幕的篇幅来准备主要人物登场，这两幕的戏紧紧抓住读者，具有烘云托月的效果。答尔丢夫这两幕没有露面，但两幕中无一场不与他有关。作者通过剧中人物对他进行多方面的描绘，使人们在这两幕对他的伪善行为有了初步了解。为他登场伪装立刻暴露他性格上那些本质特征奠定了真实可信的基础。难怪歌德说：“像他那样开场的是现存最伟大的最好的开场。”

答尔丢夫在第三幕第二场一出现，作者马上揭示他虚伪的性格。他将自己装扮成“全世界看成粪土一般”、“对任何东西也不爱恋”的虔诚教士，实际上却是贪食贪睡贪财贪色恶棍。“他一顿饭就很虔诚地吃了两只鸡，外带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一离饭桌，他就回卧室，猛孤丁一下子躺到暖暖和和的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他从楼上下来，发现桃丽娜后，马上吩咐劳朗，让他把自己修行用的鬃毛紧身的鞭子藏好，说如果有人找他，就说给监狱囚犯分发捐款去了。下楼后，看到桃丽娜袒胸露背时，竟扭过脸，掏出手帕，要把胸脯遮起来，说这会伤着他的灵魂，引起他不洁的念头。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与他的丑恶行径形成强烈的对比，紧接着，作者以他勾引欧米尔这个事件迅速剥开他的画皮，首先暴露荒淫；第四幕末尾写丑行败露后，答尔丢夫恼羞成怒，企图以手中的契约霸占奥尔恭的财产，暴露他的贪婪；第五幕写答尔丢夫找来了法院执达吏要赶走奥尔恭一家人，除了继续他的贪婪掠夺本性之外又引进“小匣子”的情节，进一步暴露他阴险狠毒的本质。至此，伪君子罪恶用心已昭然若揭。

至于戏剧的结构更是耐人寻味。从整个剧情来看，始终是答尔丢夫占上风，他步步进逼，使奥尔恭防不胜防，眼看悲剧就要发生，最后，皇恩浩荡，英明的国王揭穿了这个伪君子，这种意外的结局看起来似乎不够真实，但这正好反映了在当时的法国，宗教势力是何等猖獗，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揭穿像答尔丢夫这样的伪善人物，非出现奇迹不可。同时这一结局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王权与教会之间那种微妙的政治斗争，莫里哀为了争得演出权，最后一稿利用“降神”机制加上这一“光荣”的结局，终于得以胜利。这不正是资产阶级借助王权跟宗教势力斗争这一历史事实的艺术折射吗？总之，作品从生活材料的普及教育，布局和衔接是精当得体的，剧情发展顺理成章，井井有条。

    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与活泼的喜剧氛围

《伪君子》一剧处理上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富个性特征的语言反复锤炼，使之典型化。这种语言从人物的口来活现人物的性格。这一点仅从剧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语言便可得到证实。答尔丢夫常打着上帝的旗帜为自己的丑行辩解，他的语言充满宗教伪善的气味；他向欧米尔求爱：“面对上帝拿自己做蓝本做出来的最美的像，我心里不觉发生一种炽烈的情爱。”并扬言这是“敬爱上帝”的表现；当奥尔恭送他一点钱时，他总是说“太多了，一半已经太多”；当奥尔恭把全部家产赠给他时，他没说个“多”字，却大言不惭地声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应该遵从。”丑行被揭破恼羞成怒时他说：“要替被侮辱复仇。”答尔丢夫的这些语言的典型化，有利于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因而也是个性化的。奥尔恭是个具有封建保守观念的家长，他的语言粗俗傲慢，带有武断、蛮横的气势；面对家庭多数成员反对他的荒谬决定，他说：“呸，我跟你们大家一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话是必须服从的，我是这里的一家之长。”这个基督教徒在答尔丢夫的影响下语言中还表现出一种宗教狂热，女仆桃丽娜向外出归来时向主人汇报答尔丢夫在他家打发日子的情形时，奥尔恭连接问四次“答尔丢夫呢？”并接连说了四句“真怪可怜的”甚至答尔丢夫吃得太饱了打个嗝也要说：“上帝保佑你。”女仆桃丽娜的语言则和她那大胆好动、热情机敏的性格相联系，桃丽娜富有正义感的同情心，在围绕玛丽雅娜的婚事这场斗争中，她的语言尖刻有力，朴素生动，且常常是语意双关的，我国文学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形象，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的红娘就酷似桃丽娜。她的身份也是婢女，她在主人家的地位也与桃丽娜大体相当。她和桃丽娜一样，也有着泼辣、机智、爽朗和见义勇为的性格特征。这种光彩夺目的“仆人”形象，被世人所传诵，至今仍没有失去其意义。《伪君子》中这种生动、活泼，高度个性化的语言对于实现人物性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伪君子》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不但在艺术技巧上，而且在创作思想上都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特点。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莫里哀虽然站在古典主义立场上，但他的创作思想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当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不妨碍他创作时，莫里哀基本上是遵守的，但对剧情有束缚时，他也不惜抛弃，他提出一个原则：“博得观众喜欢是最大的规律。”他还认为，喜剧所写的并不是作家臆造出来的英雄，而是从实际生活中挑选出来的人物，喜剧家必须使他所写的人物和实际人物相像，如果大家对他所写的人物看不出是同时代的人，那就完全没有效果。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古典主义的影响，加上时代、阶级的局限，莫里哀的《伪君子》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以往评论所指也的那种塑造上的公式化，人物性格单一化等缺点。不能从更广阔的范围来展示当时社会斗争的现实，也不敢触及当时社会制度。塑造的个别人物性格也比较单一，如克莱昂特议论过多，行动过少，有传声筒的作用，就答尔丢夫这个形象来说，一是由于教会人士与世俗人物相比较其性格就缺乏丰富性；二是遵循文学反映生活的一般原则和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二者发生矛盾的，莫里哀宁肯牺牲前者而保住后者，所以普希金认为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比莫里哀的现实主义要高明些。产生《伪君子》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是答尔丢夫式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远未绝迹，我们还可以在“四人帮”及其死党身上看到答尔丢夫的影子；对我们来说，远没有换去它认识上的意义。这正是莫里哀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高明之处。

    因此，不论就作品实际高度还是就作品问世三百多年来所受到的公正评论来说，《伪君子》都不愧是一部既具有鲜明的古典语言戏剧艺术特色的又集民间喜剧艺术精华的杰出喜剧，是一部思想与艺术高度统一的艺术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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